天 地 苍 生

第106期  2002年11月24日

新闻简讯：
◆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2年11月9日-10日在悉尼举行。来自各地近一千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次盛会。
◆中央社11月16日报导，法国政府及国会最近针对中国[江氏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表示严正关切，对中共在过去三年中镇压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感到十分担忧。
◆11月13日爱尔兰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一个法轮功专题节目──爱尔兰公民修炼法轮功。节目中重点介绍了57岁的玛丽亚ܨ麦克姆伦女士修炼一年后的身心变化。
◆美国南达科他州急流城杰瑞.蒙森市长宣布2002年10月为“法轮大法月”。
◆德国外交部人权专员波普先生(Poppe)2002年11月14日复信德国法轮功学员，表示联邦政府利用每个机会明确向中方表示，完全无法理解中国[江氏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强硬做法。
◆印度尼西亚分析日报11月14日发表文章《修炼法轮功百病消除》，介绍法轮功是一种能使修炼人得到身心受益的功法。在兰都市的炼功点，先后有100多人在这里炼功。印尼居民MURIDAN今年79岁，他炼功前已经半身不遂，患有高血压病。他修炼法轮功一年多，现在走路已经和以前一样正常。
◆美国新泽西州精神病专科医生杨景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姐姐、法轮功学员杨景芳的命运。杨景芳于10月30日左右被中国合肥市警察设下圈套，秘密拘捕，现状不明。
我被大连教养院狱警毒打致瘫的经过 

编者按：海外法轮功学员和国际人权机构都将密切关注曲辉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打人凶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严惩。
我叫曲辉，今年32岁，家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41号。受迫害前是大连港的理货员。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均受益非浅。1999年7月22日，我与妻子一同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关押迫害50天。2000年1月我与妻子因进京上访再次被抓。我被关进大连港看守所。同年4月他们又判我劳教一年，把我关在大连市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他们使绝了招术，苦役、洗脑都没有使我改变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最后我是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教养院。医院诊断是颈椎骨折，高位截瘫，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2001年3月19日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警察和刑具。警察把大法学员逐个带到一个房间里，逼着学员在“转化书”上签字，如果不从，就酷刑折磨。被摧残过的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的呻吟。我晚上9点也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恶警对我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每次醒来后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
第二天上午他们看到我们几十人有生命危险，才把我们送到市中心医院抢救。教养院下令不准家属见面。连给我用什么药等都得教养院党委同意。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护理，导致我病情恶化。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我妻子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我。我妻子是因2000年10月进京上访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在大连教养院。
当妻子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生命垂危，气管切开插呼吸机，肾功能衰竭插导尿管，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全身多处褥疮。脊椎骨暴露在外面呈黑色。在医院工作了十多年的妻子见到我这种情况险些昏了过去。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数次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我回家后，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身体好转起来。本以为再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可谁知当地公安对我们家总是监控蹲坑，经常上门搔扰。今年6月25日下午，三名警察乘我妻子开门送客之机，用脚把门踹开，强闯进来抓人抄家。
这三年来，我经历得实在太多。在这个江XX的独裁暴力统治下，我这个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不知道还要面对什么。一年多来，我的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身上的几处烂疮口一直露着鲜红的肉，自己翻转身子都不能，身体时常承受死去活来的巨大痛苦。
历尽磨难，然而我始终坚信法轮大法是金刚不破的天理，我将永远用生命维护大法。
为你而来
──走上天安门的洋法轮功学员的歌
作者：魏臻(加拿大)

跨越千山万水，
我一次又一次，
为你而来
我因为爱你而来。
啊──可贵的中国人！
请静心倾听我的心声：
法轮大法好啊！
切莫相信那欺世谎言！
面对暴力危险，
我一次又一次，
为你而来
我因为爱你而来。
啊──可贵的中国人！
你可知道全世界都说：
法轮大法好啊！
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
照片中的法国法轮功学员莉莲曾与34名来自12国的西人于2001年11月20日一同在天安门打出“真善忍”横幅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至今已有十多个国家的至少100多名西方法轮功学员自发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
百姓身边
“俺是炼功人”
前几天在北方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辆满载肉鸡的大型拖拉机一下扎在一个村庄前的河里，车上的人都受了伤。小村庄上的人看见后，都争先恐后地去抢鸡。不到十分钟满满一车鸡被这些村民和过路人抢光。事发后，乡派出所带人挨家挨户搜查，每找出一只鸡，罚款200元。当来到一法轮功学员家中时问道：“你有没有抢鸡？”这位学员快人快语地说：“你不知道俺是炼法轮功的吗？俺们炼功人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只做好事，俺修炼好几年了，从不……” 话没说完，这个人扭头笑了笑带着人走了。
中国近代政治斗争中“95%对5%”的心理战术
在中国近代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当权者都成功地运用了“95%对5%”的心理战术。每次运动的任何一个阶段，只有5%的人是挨整的对象（他们被定义为“一小撮”），而其余的95%则是安全的。这就助长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择手段地加入95%，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对于那5%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公却冷漠以对，视而不见。然而这5%却轮转得非常频繁，到头来整个民族都成为屈从于强权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国作家对于文革前后国人的人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文革期间，正该是站起来(仗义直言)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跪了下去(屈从于强权与迫害)；在文革结束后，正该是跪下去(反思与忏悔面对强权与迫害的沉默)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站了起来(控诉与鸣冤)。” 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齐声控诉“四人帮”，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之于“四人帮”，却很少有人能反思一下自己面对迫害的所作所为。面对罪恶，整个民族都曾作过“看客”，却只有巴金有勇气将自己置于道德法庭上审判。
今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冲破了这个“95%对5%”的“怪圈”。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不怕当那5%。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为了人间的公义，不论自己属于5%，1%，抑或是一个人！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人们面对强权的压迫，多不外乎两种情形：或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隐忍求安。而法轮功学员对于强权镇压不屈不挠的和平抵抗开创了中国的崭新历史。他们不愿低头屈从于强权和暴力，不愿违心说谎。面对压迫，他们高昂着头颅，只为了说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尽管他们深知这样做的高昂代价。他们因为信仰而遭受了政治迫害，但讲事实说真话决不是搞政治，而是作为人应有的道德行为，关乎道义和自由，关乎人的尊严，关乎每个人的道德良心。
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曾面临抉择：只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哪怕只是违心地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他们可以马上获得释放或减刑。他们中有多少人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工作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免于起诉，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的，如果他们说假话。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我不是野蛮女友
文/沁谧 (台湾)

电影里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发烧韩剧──「我的野蛮女友」！看到片中全智贤精湛泼辣的演技，不知不觉让我想起以前的我。说实在的，以前我并不是一个好女友，在男友的体贴包容下，我撒娇到真的都快变成「野蛮女友」了！
像男友迟到五分钟，我便嘴嘟得老高，想说：「哪有男生跟女生约会迟到的啊！」可是当我迟到，而他不高兴时，我照样不高兴地说：「才五分钟，你都不能等啊？！」而且刚开始交往时，总跟他要求，我们吃饭要选有「黄色的灯」，我跟他说，因为这样气氛才会好嘛！
其实，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我要求要有黄色的灯，主要是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脸上总不时冒一些痘痘，我觉得如果在「黄色的灯」之下吃饭，我的痘痘就会变得朦朦胧胧，看不出来啦！不过，这一来，可就让我男友伤透脑筋了，每次总为了找「黄色的灯」的餐厅而大费周章。
于是，在他不厌其烦地带我去黄色的灯的餐厅吃饭期间，我也赶紧默默在紧锣密鼓地战痘，什么「磨沙膏」、「芦荟露」、「止油去痘面膜」等等，我几乎是来者不拒，而且一天总要洗好几次脸，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我的脸越来越惨，几乎像世界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
就在我以为我的脸快毁容的时候，也就是跟他交往的半年后，好运的是，我接触到一种神奇的功法，叫「法轮功」，我觉得这功法很纯正，有种说不出的祥和，于是我开始走进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很奇迹喔，我自己也忘了修炼多久之后，皮肤开始改变，以前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痘痘，开始不长了，过去像月球表面的皮肤，竟变得细嫩、白里透红！
这个时候啊，当然就不用选什么「黄色的灯」了！尤其修炼后，我开始懂得向内找，变得温柔、包容，吃饭更不需要有什么黄色的灯了。现在我男友总喜欢把我照片拿给他朋友看，说我一堆好话，并告诉他的朋友说：「我没有野蛮女友，但我有一个修炼法轮功后温柔又可爱的女友喔！」
